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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论真理与平安，以及唯有通过真理方能获得平安


真理应当被置于众人之中，犹如一件美好之物。若有人畏避真理，你不要论断他，而要怜悯他。然而你既渴望走向真理，当你因自己的恶行而受责备时，为何又拒绝真理呢？请看真理承受了多大的苦楚。有人对酗酒者说：你是酗酒的人；对贪淫者、骄傲者、饶舌者也是如此。这话确实是真的。然而他们立刻发狂，在真理的宣讲者身上迫害并杀害真理。请看虚假受到多大的尊崇。有人对最坏的人、一切恶习的奴隶说：好主人们。他们便心平气和，欢喜快乐，并在如此说话的人身上崇敬虚假。


真理没有外貌，没有华美，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应当被敬拜。


任何受造物越高贵、越有能力，就越甘愿服从真理；事实上，它之所以有能力、高贵，正因为它服从真理。


暂时之物刺伤你——你为何不逃向别处，即逃向真理呢？


真理之所以比一切逆境都更令我们苦涩，是因为每一种逆境只攻击一种或数种享乐；而真理则一次性地控诉所有享乐。


假如你经历了一切颜色，以及一切能通过眼睛所经历之事，或者通过其他感官所经历之事，假如你讲述或听闻一切消息——有何益处呢？你所经历或听闻的许多事物也是如此。


你不可能恨任何人，除非出于你自己的不义。因为即便对恶人也愿其得益，这是圣人之事。人应当只爱真理，以及从真理所出的平安。


真理的施予者应当爱他所施予之物，以及接受施予之人。当他人向他施予同样的真理时，他也应当心怀感恩地接受，因为那正是他所爱的。


让爱德成为你说出真理的缘由，犹如医治的缘由。倘若有人不接受真理，你若非怜悯他，便是不爱他，或者你认为他所轻视之物不值什么——犹如一个病人拒绝有益的良药。


真理之后紧随的是无穷尽的平安，与天使共享；虚假之后紧随的是劳苦与忧伤，与魔鬼共享。真理不需要被保护——倒是你需要真理。


真理对你的同类极其苦涩、极其不悦，这并非真理自身之过，而是他们之过——正如明亮的光对于病弱的眼睛一样。因此你要注意，不要因不按当有的方式——即以爱德——说出真理，而使真理更加苦涩。因为正如一位慈悲的医师，给病人一剂有益却苦涩的药时，在杯沿涂上蜂蜜，好使甘甜之物被乐意地饮入，而有益之物在同一口中被轻易吞下。况且，你全部的职责就是使他人获益。


倘若你说出真理，不是出于对真理的爱，而是出于伤害他人的欲望，你所得的将不是说出真理者的赏报，而是辱骂者的惩罚。


请看，当真光完全地将你显示给你自己时，你将承受多大的痛苦——若你仅以一句话向某人指出他的一些恶行，他便已如此痛苦万分。因为那时人心的谋算都要被揭露。


你辱骂他人，或被他人辱骂，所犯的罪是相同的；因为在两种情形下，你不是恶意地接受真理，便是恶意地施加真理。因此，无论谁想要鞭笞你，就让他抓住你的生活，即真理；让他借此击打你、折磨你。


真理就是生命和永恒的救恩。因此，你应当怜悯那不喜欢真理的人。因为他在那种程度上是死的、是迷失的。而你这悖逆之人，若非你以为真理对他苦涩而不可忍受，你便不会对他说真理。因为你以自己来衡量他人。但最坏的是，为了取悦于人，你说出他们所爱慕和赞叹的真理，犹如说谎话或奉承话一样。因此，说真理不应当因为它令人不悦，也不应当因为它令人悦纳，而应当使之有益于人。只有在真理可能造成伤害时才应沉默不言，犹如强光伤害病弱的眼睛。


食粮，即真理，坚固人的心灵，使之不屈服于肉体的形象。


有福的人，其心灵只被真理的认识与爱所触动或感发，其肉体只被心灵本身所驱动。因为这样，肉体也唯独被真理所驱动。因为若心灵中没有真理以外的运动，肉体中没有心灵以外的运动，那么肉体中便没有真理以外的运动，即没有天主以外的运动。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平安，而通往平安的道路唯有经过真理——真理在此生中是你的对头。因此，要么使真理服从你，要么使你服从真理。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逆境催促你渴望平安。然而你被蒙蔽了双眼，所渴望的正是那使你在爱它、渴望它的时候，绝不可能拥有平安之物。


你为何要把你在他人身上如此厌恶之物——即愤怒——拉入自己心中呢？你因他发怒而发怒。倒不如因你自己发怒而对自己发怒。倘若愤怒真正令你不悦，你就不会接纳它，而会逃避它。这唯有通过持守平安才能做到。


池塘不夸耀自己水源丰沛，因为水来自泉源。你的平安也是如此。因为总有别的什么是平安的原因。因此，你的平安与产生它的事物一样脆弱而虚假。那么，当平安来自人的面容之悦目时，它是多么卑微啊！


每个人都渴望安全。然而这种安全感越容易被扰乱就越薄弱。而一个人所爱之物越是容易变为他所不愿的样子，他就越容易被扰乱。因此，让某人对你说：我要伤害你；我要夺去你的平安。我一定会恶意地想念你或议论你。看，你是多么容易受到伤害和扰乱。


不要让暂时之物成为你平安的缘由，因为这样的平安将和那些事物一样卑微而易碎。这样的平安你将与畜类共享；你的平安应当与天使共享，即从真理而来的平安。


凡你曾为了平安和幸福而持守和爱慕之物，都要轻视它——除非你愿意彻底失去平安和幸福。


平安是灵魂的善，平安居于其中。因此，应当为平安自身而渴望它，犹如渴望美好的滋味。让平安在你内如此伟大，以至于你连恶人也不排除在外。


「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也不要胆怯」（若望福音14:27）。这才是真正的安息日。凡既不被引诱、也不被强迫的人，便是庆祝安息日的人；这样的人拥有自己的主权；这样的人能施舍自己，以至于别人认为合适时，他能发怒或息怒。


对暂时平安的爱恋必然产生心灵的不安。因此，凡拥有并爱慕这种平安的人，必然缺乏平安。


倘若你不嫉妒那些伤害你的人，你便能与他们和平相处。


正如万物因相似与和睦而存续，万物也因相异与不和而消亡。





第二章 论对自己有益的不悦，以及谦卑地忏悔罪过


回归真理的开端，是在虚假中对自己感到不悦。改正之前先有责备。因为人不会想要改变他所不厌恶之事。因此，你既然始终需要被改变，就始终需要对自己感到不悦。


在你为自身救恩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中，没有比责备和轻视自己更有益的职责或良药了。因此，凡这样做的人便是你的助手。因为他所做的正是你曾经在做的，或者应当在做的，以获得救恩。


你之所以自我满足，是因为你不明白自己没有任何善来自自身。从你自己而来的唯有恶。因此你不欠自己任何感恩。一切恶都从你自身而来。因此你应当受极大的惩罚作为报应。


通往天主的道路是容易的，因为行走其上需要卸去重担；若是加载重担，那就艰难了。因此，你要如此卸除自身的重负，以至于放下一切之后，你否定你自己。


认识自己卑微的人，会平静而谦逊地接受责备，视之为自己的判断。然而他拒绝赞扬，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判断。


当有人说你的坏话时，倘若那不是真的，它伤害的是他而非你——正如他称黄金为粪土，对黄金有何害呢？倘若关于你所说的坏话是真的，你便被教导了当避免什么。而说好话的人，所裨益的不是他所赞扬之人，而是他自己。当有人对你说关于你的好话时，何必讲述你自己更了解的传闻呢？你只当责备自己。


每个人应当逃避自己的恶行；因为他人的恶行不会伤害他。你的衣服和你的冠冕是持续不断的谎言，因为它们代表着你所缺乏之物。


当有人因犯了偷盗之罪而忧愁时，是因为由此而来的耻辱，他并非悔恨偷盗本身，而是忧愁于招致了耻辱。他所畏惧的、所视为恶的并非犯罪本身，而是受到惩罚。然而对于义人而言，犯罪与受罚并非两回事。他们视罪本身为最残酷的惩罚，因此认为没有任何不义可以免受惩罚，因为罪的不义本身就是极大的刑罚，没有什么比这更恶劣的可以加诸于人了。因此，他们判定罪应当被视为超越一切恶事而加以防范和逃避，即使没有其他恶果随之而来。


倘若你应当恨任何人，就最恨你自己吧。因为没有人伤害你比你自己更甚。


倘若没有事物能被改善，除非先受责备，那么不愿受责备的人便是不愿被改善。因为经上记载：「恨恶规劝的，实是愚人」（箴言12:1）；「听从劝戒的，必获得明智」（箴言15:32）。


论告解


若非税吏谦卑地承认了法利赛人骄傲地加诸于他的指责，他便不可能有回归救恩之路。


唯有在这一点上你才是义的：你承认并宣告自己因罪而应被定罪。倘若你自称为义人，你便是说谎者，你便被身为真理的主所定罪，因为你与真理相悖。自称罪人吧，好使你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与身为真理的主相合，从而获得释放。


为那些忏悔的人代求，使他们获得宽恕，这是伟大者之事；但更伟大者的事，是为那些尚未认识自身罪责的人仁慈地祈求，使他们认识罪责，也为那些或因羞愧、或因爱恋自身罪责而不忏悔的人祈求，使他们忏悔。


每个理性的灵魂在想要报复时，都会将自身所畏惧、所厌恶、所视为恶的加诸于他人。然而它没有比真理更乐于用来报复的武器了，也没有比真理更猛烈地加诸于人的恶了。因此，没有什么比听到关于自身的真话更令它厌恶的了。因为对手对他人所说的话，倘若被说之人谦逊地承认，他便能获得永恒的救恩。因为称淫乱者为淫乱者的人，是以恶意告诉他那件他本应为自身救恩而甘心承认之事。因此，让他甘愿接受这话，不要在意说话者的意图，而要在意对他所说的内容。


真正爱慕的不是看似真实而是确实真实，真正畏惧的不是看似虚假而是确实虚假的人——一旦察觉自己说了谎，便立刻自我驳斥，任何羞辱或损失都不能阻止他这样做。因为一个真实的人宁死也不愿活在虚假中——如果说谎者确实算活着的话，经上既记载：「说谎的口，杀灭灵魂」（智慧篇1:11）。


你想要隐藏的，即你的罪，你要谴责它，这样便不再有什么需要隐藏了。因为你能涂抹它，却不能隐藏它。因为没有什么遮盖的事不被揭露，也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知晓。那么你为何宁愿隐瞒疾病而不治疗它呢？正如你甘愿将身体的疾病展示给他人，好使他们怜悯你，倘若他们不肯相信，你便认为自己可怜，痛苦也随之加增，你甚至发怒——对你灵魂的疾病也当如此行。





第三章 论五官的享乐与卑下的愉悦


请思考两种经验：摄入与排出。哪一种使你更幸福——通过摄入所经历的，还是通过排出所经历的？前者以无用之物增加负担，后者则减轻负担。请想想两者各给你带来什么益处。这就是通过经验吞噬一切的意义。再无任何希望可言。一切感官之物莫不如此。因此，请看这一切事物——无论在希望中还是在现实中——在你身上产生了何等的幸福，然后如此推想将来。我说，请回顾过去的顺境，以此判断将来。你所希望的一切都将消逝。那时你将如何？去爱慕和期望那不会消逝之物吧。


你想用颜色来粉饰即将被火焚烧的木头，因为你想让你所消耗之物——无论是食物还是衣裳——都是美丽的。你需要衣服来御寒，而非需要这种或那种颜色；你需要食物来充饥，而非需要这种或那种味道。


兽性的快乐来自肉体的感官；魔鬼的快乐来自一切骄傲、嫉妒和欺诈；哲学的快乐来自认识受造物；天使的快乐来自认识和爱慕天主。


在短暂的享乐中，越令人愉悦的，便越致命。


追求你自己所制造之物，并使灵魂倾向于你所毁灭之物——即味觉和其他感官之物——这是同样的愚蠢，甚或更甚。


「他从各方聚集了他们」——即将圣洁的灵魂从味觉、气味和肉体的触觉中拉出，聚集到自身之内。


人们竟这样试图创造真正的快乐或幸福，仿佛它不存在或可以被创造一样，然而唯有它才真正存在，却绝不可能被创造。如此行事就是为自己制造一个天主和一个幸福，并且假定幸福不存在，天主也不存在。


请看，倘若所有人放下他们所关注的一切其他事物，全心全意专注于一种颜色或一种味道，他们将是多么可悲、多么丑陋、多么愚蠢。他们现在关注如此众多而纷杂的事物品质时也是如此。因为众多受造物或所有受造物加在一起，都不比其中任何一个更是我们的天主或我们的救恩。


当我们因与畜类同样的事物而欢喜——即因淫欲如犬，因贪食如猪，诸如此类——我们的灵魂便与它们的灵魂相似了，而我们竟不战栗。然而我宁愿拥有犬的身体，也不愿拥有犬的灵魂。然而，倘若我们的身体像我们的灵魂因淫欲而变得像犬的灵魂那样，也变得像犬的身体那样相似，谁能忍受我们呢？谁不会毛骨悚然呢？我们的身体变为禽兽而灵魂仍保持其尊严——即天主的肖像——这比身体仍是人形而灵魂变为禽兽，要更好、更可忍受。而这种变化越是可怖、越当哀悼，因为灵魂远超肉体。因此达味说：「你们不要像那无知的骡马一般」（圣咏31:9）。因为这话不应被认为是指身体的相似，免得沦为笑柄。


准备食物或饮品，仅仅为了使之更加可口，这就是在我们自身的毁灭中与魔鬼合作，就是磨利刀剑，使之更容易、更深入地刺穿我们的肺腑。因为我们越以这些事物为乐，所受的伤便越重、越深。





第四章 论今世之子因贪恋和爱慕易朽之物而招致的虚妄恐惧、忧伤与痛苦


人甘愿将自己缠绕在对肉体和虚荣的爱恋中，但无论情愿与否，都要因它们的毁灭而承受恐惧和忧伤的折磨——无论是那些肉体本身被夺去的时候，还是他自己受到责备的时候。因为对易朽之物的爱恋犹如一泓泉源，涌出无益的恐惧、忧伤和一切焦虑。因此，上主将贫穷者从强者手中解救出来，是借着解除他们世俗爱恋的束缚。因为凡不爱慕任何易朽之物的人，便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被任何强者所伤害，他是完全不可侵犯的，因为他只按当有的方式爱慕那不可侵犯之物。


倘若有人割去你头上所有的头发，他不会伤害你，除非他触及那些仍然附着在头皮上的头发。同样，没有什么能伤害你，除非有人触及那些因贪欲而在你内扎根之物。这些东西越多、越被爱慕，所产生的忧伤便越多、越强烈。


要么彻底熄灭贪欲，要么准备好被扰乱——即畏惧和忧愁你不应当畏惧和忧愁之事。


人的灵魂在自身中被折磨，只要它还能被折磨，即只要它还爱慕天主以外的任何事物。因为人不可能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失去天主。人可以离弃天主，却不能失去天主。因为没有人受害，除非受害于自己。


主从多少种事物的爱恋中——那些将要为你而灭亡、或者你将为之而灭亡的事物——解救了你，他便从多少种忧伤的恐惧和苦痛中赦免了你。


当那些肉体的外貌或形态——你因依附于它们而受玷污——消逝的时候（犹如音节在天主谱曲的节拍中各按其时消逝），你便受折磨。因为那长年累积的锈蚀被刮除了。


没有什么比不劳苦更令你劳苦了，即轻视一切劳苦之源——亦即一切可变之物。


请看，你同类中多么庞大的群众曾为世界而劳苦，他们不仅未能获得世界，反而连自己也丧失了。但你若用心努力，所获得的将远远超过一切人所劳苦或曾劳苦追求之物，无可比拟。


灵魂的愚蠢扰乱本身就是苦难。这种扰乱几乎时刻在你内发生，当天主败坏你死亡的原因——即你曾错误依附之物——好使你离弃它们而获得生命。


你卑劣地爱上了婢女，即受造物；因此当她的主人——即你的天主——按照他正义的旨意处置她时，你便如此痛苦万分。


你执着于一首宏大歌曲中的一个音节，因此当那最睿智的歌者继续歌唱时，你便感到不安。因为你独自所爱的那个音节被取走了，其他的音节按其次序接踵而来。因为他不是只为你一人歌唱，也不是按你的意愿歌唱，而是按他自己的意愿。那些接踵而来的音节之所以与你对立，仅仅因为它们取代了你错误所爱的那一个。


正如音节在歌曲中的位置，每一事物在世间的进程中也在时间或空间中占有其位置。因此你将受折磨，因为你依附于低劣之物，而它们像歌曲中的音节一样按其秩序消逝。


所有这些被称为逆境之事，除了对恶人——即那些爱受造物而不爱造物主的人——以外，并非逆境。


倘若某人为天主劳苦如同他为世界劳苦一般，他的诞辰便会被当作殉道者的瞻礼来庆祝。


正如寒冷来自冰块，无益的恐惧连同一切其他苦难，也从对暂时之物的爱恋中侵入灵魂。将一切使你恐惧之原因从你身上移除，如同你移除寒冷的原因一样。我说的移除，不是从地方，而是从灵魂中移除。因为应当恐惧的，唯有那能够且应当被避免之事，即罪。而凡值得避免之事，在天主的助佑下也能被避免——即不义。


请看，你在多大程度上处于人的权势之下，被扰乱和折磨。他们用言语责备你，或者用思想和意见责备你，是何等容易，扰乱你也就何等容易。那又怎样呢？倘若你令他们不悦，你便被扰乱。因此你处于他们的权势之下。无论是否有人这样做，你都因心灵的状态而暴露在外。倘若你在善事上令他们不悦，这伤害的是他们而非你。那就努力改变他们的心，而不是改变你的善。倘若你在恶事上令他们不悦，那种不悦本身并不伤害你——事实上反而有益于你——伤害你的是你的恶。


殉道者对天主说：「为了你，我们终日被置于死地」（圣咏43:22）；你却对任何卑微之物说：为了你们，我终日受扰。


从四面八方约束和收敛你自己，免得可变之物的旋转在其中找到你，使你受折磨。


无论你以何种方式受折磨——无论是出于恐惧、愤怒、仇恨，还是任何形式的忧伤——都只当归咎于你自己，即归咎于你自己的贪欲、无知或怠惰。但倘若有人想要伤害你，那就归咎于他的贪欲。你的创伤和痛苦是你罪的记号——即你在离弃天主之后，爱上了某种易受伤害之物。


当你所爱的景观被损毁时，你便忧伤。将这归咎于你自己和你的错误，因为你依附于可被损毁之物。因为人是如此惯于将一切恶推诿于他物，以至于若他绊在石头上或被火灼伤，他竟敢责备和咒骂天主的受造物——而这些受造物若不如此行事，倒应被理所当然地指责为无能和死物，而非他应当哀悼自身软弱的可悲。


虽然乳母知道幼童得到一只麻雀会欢喜，她却极其惧怕他会得到它，而且越认为他会因此而欢喜，就越加惧怕。诚然，所有人都希望自己和所爱的人欢喜。那么乳母为何不仅不为孩子期望这欢喜，反而如防大祸般提防他得到它呢？她当然希望他欢喜。那么她为何将她明知会使他欢喜之物夺去呢？岂非因为她预见到将来的忧伤，而她知道这欢乐正是那忧伤的根源？因为她确实知道，此后侵袭幼童心灵的悲伤，将随着先前喜悦的强烈程度而加重——她以眼前欢乐的大小来衡量将来忧伤的深浅。在这一行为中，这妇人所提示我们当做的，岂非就是：凡随之而来有哀恸的欢乐，都当如瘟疫和毒药般加以避免？不应注意它们存在时在当下有何甘甜，而应注意它们离去时在我们内产生何种苦涩。一切暂时的欢乐莫不如此。那么我为何不以同样审慎的戒备来避免拥有葡萄园、草地、宽敞的房屋、田产；为何不避免金银，为何不避免人们的看法和赞美，以及其他一切类似之物呢？哦，谁将赐给这年迈却愚蠢的孩童——即散布于全世界的人类——一位伟大而至为睿智的乳母，以如此的关怀和操劳将他从那些欢乐——它们是未来忧伤的种子——中撤离和召回？然而全世界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叹息和哭泣，岂非因为这位至慈至能的乳母从未停止——无论亲自或借其他方式——从人类那里夺取或不给予忧伤的根源——即暂时之物——犹如从幼童手中夺去麻雀一般。





第五章 论对尘世暂时之物的贪求、热爱与夸耀，以及真正的苦难如何借此非但未被消除，反而更加深重。


当两个事物相等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使其中之一变得更大：一是自身增长，二是同伴的减损。尘世一切君王和权势者所喜悦或竭力争取的——即超越一切他人——正是借此后一种方式而行：即通过贬低和削减他人，而非通过自身身体或心灵的提升或增长。因为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并未以任何方式得到改善；只是因为他人衰退和减少了，他们便觉得自己进步和长进了。但倘若一切事物都如此被削减以至于化归乌有，你的灵魂或身体又能从中有何增长呢？


正如一个要制砖的人先预备一块场地，将砖坯暂时放置于此——不是让它们永留于此，而是待干燥后便搬往别处；于是那块场地并非专为某些砖坯而设，而是平等地为一切将要制成的砖坯而设——天主同样造了这人世居所之地，为的是创造人类，并在他们的时期满全后将他们迁往别处。正如陶匠移走一些，好让新造的取而代之，天主借着死亡，犹如迁走先前的居住者，为后继者预备了地方。因此，那以内心之爱执着于这场地、而不时时焦虑默想自己将被迁往何处的人，实在愚蠢而疯狂。砖坯在被搬迁时也不应觉得不公或苛酷，因为它们正是带着这个意图被放置在那里的。也唯有那些不去思想自己必然要被搬迁的人，才会觉得如此——他们以疯狂的欲望，将本是共有的、不属于任何人的、而是为无数将来者所共同指定之物据为己有。请看在同一件事中另一种同样巨大的疯狂：这些砖坯虽然几乎大小相同，其中却几乎没有一块满足于仅占一块的空间；反而，它们各自尽力驱逐或打碎多块砖坯，好为自己一个独占许多砖坯的位置。


你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人：他将全部心思和时间都用于支撑一座根本无法用现有材料支撑的房屋——而这些材料什么也支撑不了——即使能够，那些支柱本身所需的其他支柱同被支撑的房屋一样多；而那些支柱又需要同样多的支柱，如此以至于无穷？这生命便是那房屋；你便是支撑它的人；那些支柱便是暂时之物——它们从不保持同一状态，既不能支撑什么，也不能被支撑。


祈求长寿的人，乃是祈求长久的试探。因为人在世上的生活就是一场磨炼（约伯传7:1）。


天主在他的友人或亲属身上所不爱的——即权势、尊贵、财富、荣耀——你也不要在你的人身上去爱。


你吃的是罗网，喝的是罗网，穿的是罗网，睡的是罗网；万事皆是罗网。


你在爱欲中、在享乐中、在情感中是流亡者——而非在地域上。你流亡于腐朽之境、激情之境、黑暗之境、无知之境、恶爱与仇恨之境。


你越爱你自己——也就是这暂时的生命——你就必然同样深地爱那些短暂之物，因为没有它们你无法存活。反之，你越鄙弃这生命及其滋养，亦然。


失去这个或那个令你痛苦。那就不要寻求失去。因为凡爱慕和获取无法持守之物的人，便是在寻求失去。


一切苦难皆在于此。每个人都主要地爱某一样东西，将注意力始终固定于此。但你呢——爱什么？看哪，众人仿佛发现了宝藏，各自攫取世界的某一部分而专注于此，或者在数物之间被撕裂，犹如一只狗被放在两块肉中间，不知该先走向哪一块，唯恐失去另一块。


如果你所信赖或取乐的事物对自身做了它们对你所做的事——你会嘲笑它们愚蠢，甚或哀悼它们为迷失者。倘若所有人都如此疯狂，难道疯狂对你来说就好吗？你若容忍自己如此污秽，为何不能容忍别人呢？你所爱之物受多少祸患所累，你的心灵也受同样多的祸患所累。


爱不当爱之物的人是悲惨而愚蠢的，即使他和那事物都永不灭亡亦然。难道偶像崇拜者之所以悲惨，仅仅因为他所崇拜之物终将消亡吗？那么，若那物不灭亡，他就不悲惨了吗？诚然，即使他的偶像尚存，崇拜者仍是最悲惨的——尽管他身体完好，暂时之善充盈。


逆境并不使你悲惨；它们只是显明并教导你原本就已如此。而顺境蒙蔽灵魂，遮掩并加增苦难，而非消除它。


看灵魂如何被肉体之物所俘获，一旦被俘便受折磨——正如在小孩身上所见。因为他一见麻雀便被俘获，待到得着它，他所承受的祸患便与麻雀本身一样多。但在被这些事物俘获之前，灵魂何等安全！因为令它喜悦之物将它牢牢抓住，以便它可以被逆境所惩罚。


被赋予了一叶扁舟，我们便被风吹动，因迎面而来的形态交替而或喜或悲。


一个人怎能不以自己的力气或美貌自夸呢——既然他甚至以自己的软弱和丑陋自夸？因为他若骑在马上便自夸，或者他的丑陋被华美衣饰所遮盖便自夸——而他原本似乎更有理由自夸的是：他以自己的力量驮着那匹马，或者至少不需要马匹，并且以自己的光彩装饰衣服，或者至少不需要衣饰的点缀。因为这些事物及类似之物恰恰宣告了他的匮乏和丑陋。


一个人若拥有自己的美，该多么乐于展示啊——既然他如此乐于展示别人的美——即在衣物上，无论是皮裘还是任何其他种类！


对于因获得暂时之物而欢喜的人，应当与因失去暂时之物而悲伤的人一样为他悲叹。因为两者都被热病所折磨，即世界之爱。





第六章 论对赞美、荣耀与恩宠之无用而卑微的渴望。


你若真正了解人的意见或恩宠的性质与力量，你就绝不会为它们哪怕略微劳碌，也不会欢喜，也不会忧伤。因为它们对被施予者毫无益处——正如颜色和其他形式、身体或它们所附着之物，使其变丑，却对事物本身毫无裨益或损害。因为异教徒将太阳和月亮视为神明，对太阳月亮有何益处？你认识到它们是受造之物，对它们又有何损害？即使你认为它们是粪土，又对它们有何损害？因此，你当审察这些事物的性质和力量，如同审察某种草药或木头的性质和力量一样。在天主的帮助下，你很容易就能做到这一点，并以此来衡量一切其他的意见和恩宠。


在此你认识到什么唯独归于天主：即这些事物——如知识、好感之爱、敬畏、崇敬、赞叹等——施予任何事物都毫无益处。因为它们对被施予者毫无益处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它们唯独归于那不需要任何东西的一位。因为假如被赞美、被认识或被仰慕是有益的，谁不会每天雇佣工人如同雇用劳工一样，不断向自己展示这些，好让自己不停地进步呢？哪个母亲不会不停地将此施予她的孩子们？谁不会日夜称颂自己的衣服、田产、牲畜和自己为美善，好让它们因被赞美而变得更好呢？


因此这些事物对被施予者毫无益处。但施予者却因施予而变好或变坏。若他爱慕、赞叹或敬畏他应当爱慕、赞叹或敬畏的，他便变好；若不当如此，他必定变坏。其他情况也同样如此。天主何等仁慈啊，他不向我们索求任何为自己有益之物，并且若我们始终做对我们自己有益之事，他便认为我们极好地事奉了他。


正如你衡量草根、草药和其他事物的性质一样，也要如此衡量意见、恩宠、赞美和指责的性质。


每个人的爱是属于众人的。因为每个人都应当爱所有人。因此，谁想让这份爱专门施予自己，便是掠夺者，由此便对所有人有罪。


看哪，与这身体混合在一起，你就够悲惨了，因为你承受着身体一切的败坏，直到跳蚤的叮咬或疖疮。但这对你还不够。你又将自己与其他事物——仿佛它们也是身体一般——混合在一起：与人的意见、赞叹、爱慕、荣耀、敬畏及其他类似之物；正如你因身体受伤而受苦，你也因这些事物受伤而承受痛苦。是你自己加上了烧你的木柴。因为当你被藐视时，你的荣誉便受到伤害；其余诸事也是如此。对于身体的形式，也当如此思量。


那人以何种恶习藐视你，你便以同样的恶习——即骄傲——如怯懦者一般为被藐视而悲伤。那人以何种恶习夺取你的东西，你便以同样的恶习——即对易朽之物的爱——为被夺之物而悲伤。


你若不轻看人们以反对或帮助所能做的一切，你就不能轻看他们的情感，即他们的憎恨或爱慕；因此，也不能轻看他们的好评或恶评。


看你如何出卖灵魂的爱和其他情感，以小钱论价，如同酒馆中的酒一般。再看你如何以小钱购买人们灵魂的意见、爱慕和其他情感或冲动，如同酒馆中的酒一般。


这个人为了赞美而献出了他一切所有；那个人为了口腹之乐。这两人中谁做得更坏？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个被猪一般的享乐所驱使，另一个被魔鬼般的享乐所驱使。


你想被人爱吗？当然，好让他们帮助我——即帮助我这条性命。这便是因为你感到自己软弱，随时会屈服于他们的暴力。这就如同你在说：人们若愿意，我便活；人们若愿意，我便死。这是虚假的。因为无论他们愿意与否，你都必然会死。你又能做什么来逃避死亡呢？因此你希望人们对你有崇高或良好的看法，好让他们爱你或敬畏你。而爱你或敬畏你，好让他们帮助你，或至少不伤害你。反过来，你害怕或厌恶人们对你有卑下或邪恶的看法，唯恐他们恨你或藐视你，或伤害你，或至少不帮助你。但这是因为你远离天主、依附和倚靠不稳定且软弱之物而招致的软弱。因为你若不感到它们的卑微与软弱，你就不会为它们而恐惧悲伤。但你确实为它们恐惧悲伤——就是当它们灭亡或被夺走的时候。因此你认识到它们的卑微与软弱。为此你完全找不到任何借口来爱它们或倚靠它们。然而，感到某物的软弱却仍然倚靠它，知道它的卑微却仍然爱慕或赞叹它，这实在令人惊异。因此，当你为此而悲伤或恐惧时，你便表明在你里面存在着两件似乎不能并存之事——即你既知道并感受到它们的软弱与卑微，却仍然爱它们、倚靠它们。因为除非这两者之中有一个存在于你里面——即你若不爱它们，或不知道它们的卑微——你就绝不会为它们的灭亡而悲伤。





第七章 论义人的真赞美与恶人的真斥责，以及谁配得或不配得赞美。


你当成为可被赞美之人；因为唯有善者才被正确地赞美，而渴求赞美之人并非善者；因此他并未被赞美。所以当你使赞美者欢喜时，你所使之欢喜的并非你自己的赞美者；因为被赞美的已不再是你，因为你如此虚荣。


当人说「多么善良，多么公正」——被赞美的是那位真正如此的人，不是你这个并非如此的人。的确，你身为如此邪恶、如此不义之人，反倒受到了不小的斥责。因为对义人的赞美便是对不义者的斥责。所以那也是对你——一个不义者——的斥责。因此当你向赞美义人者鼓掌时，你是在向你自己最真实的斥责者鼓掌，因为你是不义的。因为自以为义的人并非义人——甚至一日的婴孩也不是。


以赞美为乐的人失去了赞美。你若爱赞美，就不要寻求被赞美——也就是说，你若想被赞美，就不要想被赞美。因为想被赞美的人不可能真正被赞美。被赞美的人是那善行被宣扬的人。但想被赞美的人不仅没有一切善，而且还充满了一种巨大而魔鬼般的恶——即极大的傲慢。因此他并未被赞美。相反，义人总是被赞美；对他不可能有任何斥责。因为斥责是对恶的不赞同；但义人所没有的，不能被加诸于他，因此他不能被斥责。普遍而言，对义人的一切赞美都是对不义者的斥责，对不义者的一切斥责都是对义人的真赞美。但当某人因善而被赞美时，得益的不是被赞美者，而是赞美者。


某人因你的圣善而赞美你——他是向上仰望。因为令他喜悦的在你之上，即圣善。但你若爱他不是因为他喜悦圣善，那么你便是向下沉沦。


因失去暂时之物而悲伤或发怒的人，正以此表明他配失去那物。同样，因受侮辱而发怒或悲伤的人，也正以此表明他配受那侮辱。因为他想被赞美多少，他便不想被侮辱多少。


你因被藐视或被轻看而悲伤；正凭这一点你便表明自己配被藐视和轻看，因此那事做得公正。因为除非你配被藐视和轻看，你便绝不会因被藐视或轻看而恐惧或悲伤。因为正凭这一点——你恐惧或悲伤——你便配被藐视和轻看。总之，凡不怕被视为卑微或被藐视的人，才不卑微、不配被藐视。





第八章 论那些渴望被爱慕和被仰慕的人，以及人如何因此欲望而变得像魔鬼，并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偶像。


唯有真正以敬畏、爱慕、尊荣、崇敬和赞叹之情向天主倾注自己的人，才是真正敬拜天主的人。因为唯有这才是真正完美的敬拜。因此，凡将此献给天主以外之物的人，便是真正的偶像崇拜者。凡想让人将此献给自己的人——他所占据的难道不正是魔鬼的位置吗？魔鬼正是竭力以一切手段从人那里勒索这些。由此，世人一切的抱怨无非是：他们的神明灭亡了或被夺走了——即那些他们向之奉献这真正而神圣之敬拜的受造物——或者这样的敬拜没有被献给他们自己。


因此请看偶像崇拜在你里面和全世界中仍然多么猖獗地支配着。


任何事物都不应渴望被爱为善，除非它被爱这件事本身便使其爱者成为有福。但除了那不需要爱者的、即被他人所爱或爱他物对它毫无益处的那一位之外，没有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最残忍的便是那种渴望别人将注意力、情感和希望固定于自身，而自身却不能使他获益的事物。这正是魔鬼所做的，它们想让人以事奉自己来代替事奉天主。因此你要向你的爱慕者呼喊说：可怜的人啊，现在停止仰慕我、崇敬我，或以任何方式尊重我吧，因为我这卑微者既不能帮助自己，也不能帮助你们——实际上，我还需要你们的帮助。


就你所能做到的而言，你已经毁了所有的人，因为你将自己横插在天主和他们之间，好让他们将目光转向你、离弃天主，单单仰慕你、注视你、赞美你——而这对你和对他们都完全无益，更不必说有害了。


在理性受造物中，尤其在虔敬的心灵中，没有什么比它们更尊贵的了；而在身体的腐败中，没有什么比它们更卑下的了。因此，当你渴望被人仰慕时——被这骄傲本身所蒙蔽——看看你已跌落到何等可悲的深渊。因此请看天主的公义。你将自己立为天主——即配得受造物最尊贵部分之仰慕——而他却使你屈服于最卑下的。因为你曾渴望并竭力——就你所能做到的——被所有人认识、注视、赞美、仰慕、崇敬、爱慕、敬畏和尊崇——这一切都是全部受造物中最尊贵的部分——即唯独理性心灵——唯独归于天主的。因此，你这将自己置于受造物最尊贵之部分前面以代替天主的人，理应接受受造物中最卑下的作为你的神明；你这以悖逆的僭越想要从最尊贵者那里勒索唯独属于天主之物的人，理应将你自己唯独归于天主的一切，花费在最卑下者身上——即身体腐朽的尸骸上。因为上面所列一切唯独属于天主之物——爱慕等等——你都全心地献给了这些。因此，当你僭取一切属于天主之物——被赞美等等——时，你便丧失了一切属于人的——赞美天主，即你受造的目的，等等。又因为最高之上没有位置，最低之下也没有位置，当你试图超越最高时，你便再次落于最低之下。因为凡被某物所限定的，必然因爱而从属于它。但你享受的是最卑下之物。因此你被推至最低之下——那里根本没有位置。


这世界的友谊，正如真福雅各伯所说，便是与天主为敌。因为凡愿意做这世界之友的，便成了天主的仇敌（雅各伯书4:4）。但凡在这世界上爱哪怕一只苍蝇的人，必然爱整个世界。因为他所爱之物需要整个世界。况且，只要存在对这世界的爱，天主与人之间便存在敌意。因此，当你渴望被他们爱时，你便是渴望他们成为天主的仇敌。然而你宣讲说一切受造之物都当被轻视，好使他们与天主和好。那么难道你要独独将自己例外，对人说：「为了天主的缘故，轻视一切，唯独不要轻视我」——好使唯一妨碍人类与天主和好的就是你，好使仅仅因为你一人，天主与人之间的敌意便长存，无人得救，因为人们因爱你而被迫爱整个世界如同对自己必不可少？因为爱人在世界中或为了世界是一回事，在天主内或为了天主是另一回事；以贪欲去爱是一回事，以怜悯去爱是另一回事。





第九章 论灵魂如何因享受和爱恋暂时之物而远离天主，被魔鬼所玷污。


让暂时之善自己说话：假如天主治愈了我们的腐朽之病，你会怎么做？你当在使用我们的过程中省察，你从我们这里在哪方面变得更好了，或者你因此对将来有何指望。你已经尝试过我们了。那又如何？你是想变成我们，还是想让我们变成你？你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为何为我们的逝去而悲伤？我们宁愿按照天主的旨意而消亡，也不愿按照你的贪欲而留存。我们不为你这份爱而感谢你；反而我们嘲笑你愚蠢。我们究竟应当首先顺服谁——天主还是你？说吧，如果你敢：你几乎全部的事务不就是吞噬我们并将我们化为腐朽吗？


这就是你的用处，你的能力：让我们的腐败借着你丰盛地流淌；因为你无法使你这项事业持续下去。这就是你的福乐：不缺少我们的污秽——你甘愿屈服于此——而魔鬼便借此败坏和玷污你，并在你的受骗和毁灭中感受到它自己极大的快感和喜悦。


你所享受的任何形式，对你的心灵而言都犹如一个丈夫。因为心灵向它屈服和臣服；不是那形式顺应你，而是你顺应并效仿那形式。而那同一形式的影像留下印记，犹如偶像在其殿中一般，你向它献祭——献上的不是牛，不是山羊，而是理性灵魂和身体——即你自己的全部——当你享受它时。


看你如何仿佛在酒馆里一般，将你的爱如同待售之物一样出卖，并按照人们礼物的多少来分配。在这酒馆里，什么都不给的或不指望给什么的人，什么也得不到。然而你若非从上面白白得到恩赐——在你什么都不给的时候——你连可卖之物都没有。因此你已经得了你的赏报。


使自己远离天主并疏远他，便是为贪欲作预备。


那想在你身上享受你的人，他所应得的感谢与吸你血的苍蝇和跳蚤所应得的一样。


假如这些事物（它们印在你心灵上，借着仰慕和爱——那唯独属于天主的崇拜——使你屈服）——假如你在屋角某处将它们雕刻或绘画，以仰慕或爱或身体的俯伏来崇敬它们，而民众发现了，他们会怎样对待你？


那个女人之所以不行淫、不离弃自己的丈夫，仅仅是因为她找不到一个能长久留下的奸夫——她并非在避免奸淫，而是在寻找一个长久的。但你为了将恶积至极处，将你心灵的双腿向每一个过路者敞开，好让你即使享受不到长久或永恒的奸淫，至少也享受片刻的。


总而言之，这便是人类全部堕落的根本：舍弃比自己更美好的，即天主；而专注于比自己更卑下的，以享受而执着于它，即暂时之物。


屎壳郎飞越一切，观看万物，却不选择任何美丽、健全或持久之物；一旦发现臭秽的粪便，便立即栖息其上，鄙弃那么多美好之物。你的灵魂也是如此，它以目光飞越天地及其中伟大而珍贵之物，却不依附于任何事物；鄙弃一切之后，它甘愿拥抱浮现于心中的许多卑微而污秽之物。当为此羞愧。





第十章 论行淫灵魂之无耻与悖逆——它祈求天主在其恶行中安慰它。


当你祈求天主不要从你那里夺走你贪婪执着之物时，这就如同一个女人在奸淫现场被丈夫当场捉住，本应求恕其罪，却反而请求丈夫不要打断奸淫本身的快感。


你远离天主行淫还不够，你还要使他屈服于此：让他增加、保存和安排那些你因享受而被败坏的事物——即身体的形态、滋味和色彩。


有哪个女人如此无耻，对自己的丈夫说：「给我找这个或那个男人来与我同寝，因为他比你更合我意——否则我不得安息」？然而当你爱慕天主以外的事物，并向他祈求那些事物时，你正是在对你的丈夫——即天主——做这样的事。


当你对天主说：「赐给我这个或那个」——这便是说：赐给我某种东西来冒犯你、远离你行淫。因为当你向他求取他自身以外之物时，你便以你的祈求本身向他暴露了你的罪过和你对他的不忠，而你自己却浑然不知。


新郎捉住新娘行奸淫，仅仅夺走她用以行淫之物，这已是仁慈的惩罚了。但她若以此为侮辱，何等无耻悖逆啊！你悲伤的唯一缘由几乎就是这一类——即为被夺走的奸淫而悲伤。因此你自己的痛苦便定了你奸淫的罪，无需其他证人。


即使最悖逆无耻的女人，通常也会在新郎眼前隐藏她为情人的损失和情人怒气中加于她的伤害而流下的泪水；同样隐藏那些伤害本身，以及她的喜悦。


如今请看你是否至少在天主面前做到了这一点——你是否不曾公然在他面前为你奸淫的损失——即这世界的损失——而哀哭，并因其亨通而欢欣。「因此你有了妓女的面额」（耶肋米亚3:3）。





第十一章 论人因对尘世之物的爱而倾泻于自身之外，由此而来的自我无知——人无法省察自身。


内在景观的匮乏——即天主的匮乏（并非他不在你内心，而是你这内在盲者看不到他）——使你甘愿走出你的内心，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你无法在自己内心中驻留，仿佛身处黑暗之中，而去忙于仰慕身体的外在形式或人们的意见。不要怪身体的形式拘留了你、惊吓了你或以任何方式打动了你，当怪你自己的盲目和你对至善的空虚。


看你何等不了解自己。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如此遥远、如此未知于你，以至于你对有人说谎竟如此轻易相信。


有时恶令人厌恶却并非出于善的报赏——例如，若两个人在同一座房子里都骄傲地想要施行自己的意志，两人都想要恶。如果他们的意志彼此厌恶，那不是出于对骄傲的憎恨，而是出于对骄傲的爱。因为爱自己骄傲的这一个，恨另一个的骄傲，因为它阻碍了自己的。这是一个极其隐蔽的陷阱。


你在这世界上的行为举止，仿佛你来此就是为了观看和惊叹身体的形式。


你若不缺少内在的景观，你便绝不会走出去追求外在的景观，或忙碌于它们。


正如寓言中那少女因注视太阳而憔悴，你对于身体的形式和人们的意见——它们必然会消亡——也是如此。


这个景观——即你的灵魂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或屈服于身体、身体的形式、人们的意见和恩宠——在今生中除了天主的眼睛至为清楚外，只对你自己的眼睛开放，且按你所能领受的程度而已。


看你如何背离天主，张着对一切——唯独不对他——渴求的嘴进入了这个世界。





第十二章 论人的真正益处，以及众人的益处如何是同一且唯一的。


有福的人选择安稳地劳作。这才是安稳的选择和有益的劳作：愿意使所有人获益，且以这样的方式——你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使他们不需要你的帮助。因为人们越是似乎专注于自身的利益，便越少做真正有益之事。每个人真正的利益便是：愿意使众人获益。但谁能明白这一点？因此，凡寻求追逐自身利益的人，不仅找不到自己的任何利益，反而给自己的灵魂带来极大的损害。因为当他寻求自己的——那不可能存在的——利益时，他便被排拒于公共之善——即天主——之外。因为正如所有人共有一个本性，同样也共有一个利益。


有福的人不想要任何使自己获益的东西。那么人能想要对自己无益或有害之物吗？但愿你在你的一生中哪怕一次按应当想要的方式去想要真正有益之事！哦，可悲的命运——不能拒绝有害之物！


你若问人们为何悲惨——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对自己有益之物，还是因为他们得不到所想要的——他们会立刻回答说因为得不到所想要的。但这就等于说：我们是有光照的，我们清楚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益并且爱它，只是我们太软弱了。但这是虚假的。因为所有世俗之人中，有谁爱任何能使自己变得更好的东西呢？人们所渴望之物没有一样不比他们自身更卑微。而更好的、更珍贵的、更尊贵的，怎能从更低劣的、更卑微的、更不配的那里得到改善呢？唉，有多少人在做他们想做的事，而想要真正获得后有益之物的人又何其少！然而谁能说服亚当的子女接受这一点？何时他们才会被信任为并不真爱自己的利益——既然他们已准备好发誓说自己从不自愿为恶，在如此众多的劳苦中所忍受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就如同你告诉一个偶像崇拜者说他不崇拜天主。他会立刻跳起来，发誓自己崇拜天主，数算他在崇拜上花费了多少，甚至用手指指着他所崇拜的那位「神」。然而他并不崇拜天主，只是被错误所欺骗，将别的东西当作天主。同样，人们无疑并不爱或想要自己真正的利益，只是在迷误中将其所以为的利益当作利益。因此，他们为此所做或所受的一切，都以为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做或受。但唯有爱天主的人才想要或爱自己真正的利益。因为唯有他才是人类本性全部的、唯一的利益。因为经上记载：「谁住在爱内——即谁爱天主——谁就住在天主内，天主也住在他内」（若望一书4:16）。人的利益便是如此：除了拥有它的人，没有人能爱它，而它也绝不能与爱它的人分离。因此，人们所说的——他们确实爱自己的利益（谁不准备为此发誓？）但却不拥有它——这一事实本身便证明他们所爱的是别的东西，而非自己真正的利益。因为一个人要拥有自己的利益，不需要做别的，只需去爱。但人们不断试图制造它，仿佛它不存在——正如异教徒试图制造天主一般。因为如果唯有天主才是人类的利益，而唯有那完全不爱他的人才可能缺乏他，那么这利益不需要被制造——因为它是永恒的——只需要被爱。这便是我们一切苦难的唯一根源：我们要么不认识不爱我们的利益，要么不以应当认识和爱的程度或方式来认识和爱它。





第十三章 论在一切顺境或逆境中当为自身之益而运用的审慎谨慎。


看哪，你忧愁烦闷，抱怨这个人或那个人对你说了侮辱和充满仇恨的话。那么你悲伤，或是因为这样的话被说给你了，或是因为说话者怀着那样的心态。很好，如果你是为他的缘故而悲伤。因为这对他并无益处。但如果你是为自己的缘故，那就错了。因为没有任何如此圣善的话能以如此圣善的方式对你说，而比这些话更有益于你的——只要你善加利用它们。因为无论善恶，无论任何人对你说什么做什么，善也好恶也好，对你而言都取决于你如何利用它们。而对于做了或说了这些话的人，则取决于他做或说时的意愿。因为正如不义只向自身说谎而非向你（只要你不同意且你加以斥责），同样它所做和所说的一切恶事都是对自身而做——即为了自身的毁灭——只要你虔诚地、怜悯地不同意而加以斥责。因此你应当为那向你行恶或说恶话的人悲伤，而非为自己，因为即使他人的恶事也将变为你的善——只要你善加利用——且善到你善用的程度。因此，它们也将恶到你恶用的程度，无论向你所做或所说的是恶是善；因为「天主使一切协助那爱他的人，获得益处」（罗马书8:28）——以至于即使他人的恶事也如此。而对于那恨天主的人，相反，一切都协助他们趋于恶——以至于即使善事也如此。因此，将你全部的抱怨转向你自己——因你恶用了万事。


因为即使向你所做或所说的确实是恶的，除非你恶用它们，对你来说绝不可能是恶的；同样，善事若你不善用，对你也不会是善的。


必须始终留意的是：你的灵魂中正在发生什么；不是他人做了什么善或恶，而是你如何处理他们的行为——即你如何利用他们的善与恶，你从中获益多少——无论是借鼓励和帮助，还是借同情和纠正。因为当你不被他人的任何恩惠引诱而偏私，也不被他人的任何恶行阻吓而远离爱时，你便善待了人们的一切行为。因为那时你是自由地在爱。因为拥有平安没有任何功劳，除非是与那些不与我们和平相处的人。


无论你遭遇什么，只要你的灵魂不陷入愤怒、仇恨、忧伤或恐惧的冲动，也不陷入它们的起因，在来世就不会有任何损害。


将两个球放在阳光中，一个是泥土的，另一个是蜡的；虽然光线是同一的，却不能在两者中产生同样的效果，而是根据它们各自的特性而产生不同的作用——使泥土变硬，使蜡融化；因为它不能使泥土融化，也不能使蜡变硬。同样，一种金属——即黄金——被许多人看到时，根据他们心灵的预备状态，在他们中激起不同的冲动。一个人被激起去劫夺，另一个去偷盗，另一个去施济穷人。愚人称其拥有者有福；智者为其爱慕者哀悼。它不能在善良的心灵中激起恶的意愿，也不能在邪恶的心灵中激起善的意愿；这些和其他一切身体或事物的表象或原因，都按照人心灵的预备状态来推动人心。因此，我们一切恶行的全部原因都当归于我们自身，而非归于我们犯罪的那些事物。它们对我们所做的不过是考验我们。因为它们显明我们在隐秘中原本所是的样子，而非使我们成为那样。正如其他男子的注视考验新娘以多么坚定和不可动摇的爱依附着新郎。因为她若是真正贞洁的，便不会被任何他人的美貌所打动。同样，你若以最坚定的情感依附天主，你便不会被任何受造物的外观所引诱。因为这一切都在考验你对天主的贞洁有多大。





第十四章 论今世的逆境，当如何忍受，因为藉着逆境我们被有益地催迫归向天主。


看看天主如何在你因贪欲受造物而越出他之外的任何地方刺痛你——犹如乳母刺痛婴儿伸出摇篮外的手臂，免得他因寒冷而丧命。


愿天主怜悯你，使你心灵的脚找不到安歇之处；好叫你至少被迫归回方舟，如同诺厄的鸽子一样。


贫困本身，或艰辛，代替现世的施刑者迫使我们渴望美好的事物，渴望与这些不同的事物。但因为我们只习惯于现世之物，对其他一无所知，我们所渴望的便与所承受的并无太大不同，我们要么希望以某种缓和——如同某种和解——暂时中断它们的严厉，即它们的艰苦，要么宁愿承受与之相差不大的事物。


哦，受苦的人啊，你想减轻痛苦吗？我想。是暂时地还是永恒地？永恒地。那么就渴望永恒的膏药吧，那就是天主；因为他击打你，正是为了让你渴望他——而非草药，也非绷带。


一场热病便夺去了你所抗争的一切——即五种感官的欢愉。那么除了为所赐的胜利感谢天主，还剩下什么呢？但你反而寻找可以屈服的对象，厌恶自由。


若你甘心倚靠仇敌的罗网和飞镖，若你不仅不防备它们，反而欣然拥抱，将自己暴露其中，从一个逃向另一个，还有什么指望呢？你把它们当作救药、慰藉；你渴望它们，不能忍受没有它们。


顺境是罗网；割断这罗网的刀是逆境。顺境是爱天主的牢狱；攻破这牢狱的攻城锤是逆境。


逆境对你说：你努力要我离去。这你当然无法阻止；你若愿意行正道，便能做到。


因为当上主指挥乐曲时，我不能停留，因为我不过是一个音节。


若你对最恶的人都当如羔羊一般，那么当天主以某种鞭笞管教你时，你对天主又当如何呢？


看看你如何仿佛置身战场：干渴灼烤你，你以饮水抵御；饥饿折磨你，你以食物抵御；对抗寒冷，用衣服或火；对抗疾病，用药物。抵御这一切都需要忍耐和轻视世俗，免得你被由此而生的另一场战争所击败——即诸恶习的大军。


既然你只被快乐所俘获，就只需防备令人愉悦之事。因此基督徒的灵魂唯有在逆境中才是安全的。


天主用你所爱之物为你制成了鞭杖。你因逃避顺境、冲入逆境而受折磨。万物皆是鞭笞，唯有那摧毁鞭笞者除外——犹如儿子折断击打他的父亲手中的杖。


身体被更强的力量所胜，便被推或被拉；意志亦然。但你当关心的不是什么以胜过身体的方式推动身体，而是什么推动心灵和意志。


祸不在于失去了现世之物的人，而在于失去了忍耐的人。因为没有任何欲情能被克服，除非通过忍耐本身。因为饥饿不是靠进食来遏制的，而是被服侍了，正如干渴被饮水所服侍一样。因为这些欲情旨在使灵魂倾向于享受外在的身体形态。当这发生时，它们不是被克服了，而是在统治——因为它们已达成了目的，即灵魂的倾斜和为更容易、更大的倾斜所做的准备。


对一切痛苦和折磨，唯一的药方是轻视那些受损之物，并将心灵转向天主。


你轻视多少肉体的快乐，无论多么强烈，你就避开了多少同样有力的魔鬼罗网。你逃避多少磨难，尤其是为真理而受的，你就鄙弃了多少治愈的药方。





第十五章 论真正的忍耐，即当忍受并爱护罪人和软弱者，虔诚地期望他们的改正。


看看你如何能爱那尚在秆上的谷物——仍弯曲的麦穗：同样地，爱那些尚未善良的人。对所有人，你当如同真理对你那样。他怎样忍受并爱了你以使你变得更好，你也当怎样忍受并爱他人，以使他们变得更好。


你因对病人绝望而亵渎了医生。因为病人的痊愈，正与医生治愈的能力和仁慈一样容易。


切勿因人的作为而轻看天主的作为。因为人的作为是谋杀、奸淫及类似之事；而天主的作为是人本身。凡爱某物的人，如一座房子或类似之物，也爱制成它的材料——即木头或石头。因此凡爱善人的人，必须也爱恶人，因为善人从来不是从别处造成的。你若爱那可以制成杯子的材料，为何不爱那可以成为天使的呢？因为论到人，经上记载：「他们将与天主的天使相等」（路加福音20:36）。


以善胜恶，这是何等美妙的艺术；因为相反之物被相反之物所胜。


你被设立为靶子，以挫钝仇敌的飞镖——即以善的对抗来摧毁恶。你绝不应以恶报恶，除非或许是出于医治的目的，那便不再是以恶报恶，而是以善报恶。


那些爱世界的人辛勤学习获取或享受所爱之物的技艺；你想要获得天主，却轻视获得他的技艺——即以善报恶。


要么离开此地，要么做你被安置在此的目的——即医治和忍受。


这一个是愚蠢的——即怀敌意的人；那一个是狡诈的——即通过他来攻击你的魔鬼。对这一个要温和，以解救他；对那一个，要警惕。


你因我受扰乱而扰乱；你受了扰乱，却斥责受扰乱的人。何等羞耻！让挺直的人嘲笑弯腿的，让白皙的人嘲笑黝黑的吧。我将改正自己，不再犯此恶。但你对你这不仅不能医治我、甚至不能带来救恩的恶习又将如何呢？


你为何要打发那位弟兄走？因为他满怀愤怒和种种恶习？那么愿天主也如此待你。从你自己的口中，你已证明不应打发他走。「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玛窦福音9:12）。若你问一位母亲为何丢弃她的儿子，她回答说因为他软弱多病，你就问她是否愿意儿子也如此待她。当她说不愿时，你便补充说：那么你恨他的理由是不好的。对医生也是如此。


求恕免的人不应成为报复的追索者。


你若能容忍自身如此不洁，为何不也容忍任何其他人呢？


让别人去耶路撒冷吧；你只需走到忍耐或谦卑之处。因为这是你走出世界；那是走入世界之中。


无论你如何冒犯，你希望天主和众人对你持怎样的心意，你就对他人——无论他们如何过犯——持同样的心意。





第十六章 论对软弱者的慈悲照顾和医治，以及当如何在他们中间保持心灵不被败坏。


母亲被儿子伤害，并不寻求以伤害他作为报复，因为她把他的伤痛视作自己的。因此若有人想为她报仇而伤害她的儿子，不应被认为是为她报了仇，而是重复了伤害。每一位基督徒对所有人也当如此：渴望怜悯，深知自己悲伤的最确切原因——即必朽之物。


在你的弟兄和他的恶习之间作区分，正如在善与恶之间作区分一样容易。因为看见一个人，谁会发怒，谁会愤慨呢？但看见他的恶习，谁不感到被冒犯呢——除非是某位极有智慧和善良的人，他知道这恶习对那人自身的害处大于对任何他人的害处，因此当向他施以怜悯？


你的弟兄充满了爱德和智慧，你却不分享其中；他充满了愤怒、仇恨和狂暴，你却无法避免与之相通。疯狂的人需要清醒的人，或是约束他，或是治愈他。


你唯一渴望天主向你展示的——即仁慈——你就将此向所有人展示，无论是通过鞭笞还是温和。你为何侮辱盲人和软弱者？你也是一样的；若你有所不同，那不是凭你自己或出于你自己。


想想看，若所有人始终都被这样的疯狂所驱使，你该怎么办。你因此就该受扰乱吗？那么当一个人偶尔受到扰乱时，你为何受扰乱呢？你欠他的是药方，不是激动。因为疯狂怎能靠发疯来治愈呢？


你同类的折磨为何令你欢喜？因为这是公正的吗？那么让你的折磨也令天主欢喜吧，因为这也是公正的。但这种推理将你交付于永火。


愚蠢的医生不愿损害自己的名声，便将一切差错——纵使是自己的过失——归咎于病人自身。你对你所管辖的人也是如此。


若你远离所有人，思量他们的罪和苦难时，你会对他们持怎样的心意——至少现在也当持同样的心意吧，当你亲眼看见他们或因盲目或因软弱而沉沦时；因为他们或被魔鬼藉着现世事物所欺骗，或被击败。


当在天主对你的不可测度的判断前颤栗。因为无论你在什么方面超越他人，你不知道他们为何不曾超越你。因此你对他们当如同你所见他们若超越你时应对你所持的态度一样。


你的赏报不是按属下的进步来衡量的，而是按你的渴望和努力来衡量的，无论他们是否进步。


当你确证了一个人是邪恶的，你就必须为他的罪而哀伤，因为上主也曾为你的罪而哀伤。你为何探查病人的疾病，若在知道了疾病之后，你不仅不与他同悲、不医治他，反而嘲笑他呢？


当你看见或听闻他人的恶行时，审视你自己的灵魂，以试验其中对人真正的爱有多少。


你不应因偶然比他人更好而欢喜，反而应为他们拥有较少的善而悲伤，并将此视为你自己的欠缺。


先穿上你所要审判或纠正之人的身份，好叫你——如同你在他的处境中会感到对他有益的那样——也如此待他。因为「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必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你们怎样判断人，也必怎样被判断」（玛窦福音7:2），因为基督也是先取了人性，然后才审判的。


你不应努力使你的主人们——你被他们的父，即上主你的天主派来服事他们——做你想要的，而应做对他们有益的。因为你应弯曲自己以利于他们，而非弯曲他们以顺你的意志，因为他们被托付给你不是为了让你统治他们，而是为了使他们得益——正如病人被托付给医生，不是为了让医生作他的主人，而是为了医治他。医生不是与病人作对，而是为了病人——即与他的疾病作对——并且他从病人的健康中找到对所受一切的完整而充分的补偿。因为他不将任何事归咎于人，而是归咎于疾病本身，因此他的全部报复就是消灭疾病。


四个人被交给两位医生：一个健康的和一个生病的分别交给每一位。许诺了保全或恢复健康的照护赏报。其中一位对托付给他的人做了一切应为保全或恢复健康所做的事，然而他们都死了。另一位什么该做的都没做，然而健康的依然健康，生病的也康复了。这两位中谁配得赏报——所管之人都死了的那位，还是所管之人活着并兴旺的那位？毫无疑问，那以虔诚的意志做了当做之事的人，其值得赞扬和赏报，丝毫不亚于他们若活着并兴旺。而那拒绝做应做之事的人，其应受惩罚，也丝毫不亚于他们若已死亡。


因此有两件事成就一位医生：善良的意志和完美的知识。因为医治他所照管的一切人——这不在他的能力之内。因为没有人能知道谁是病入膏肓、谁是尚有痊愈希望的。因此必须对所有人施以照顾，以一切仁慈对每一个人施展全部医术。因为如此在众人之父面前，我们为死者所赚取的恩宠和赏报将不亚于为健康之人所赚取的。


准备好与恶人同住，同时保持心灵不被败坏——这是天使般的。但与圣人们如此行，有什么光荣可言呢？


与有恶习的人同住而不被他们的恶习所败坏，这是天使的德能。与病人和疯人同住，不仅完全不被败坏，反而恢复他们的健康，这是最伟大的医生的标记。





第十七章 论爱天主和爱近人的力量与果效，以及当如何渴望和施行爱德。


凡享受某种身体形态的人，他从中所见的美好，不归于自己，而归于那形态本身，因此在心中赞美并爱它。他不认为自己是好的，而认为那形态是好的；认为自己好仅仅是因为它。他不停留在自己之中，而是趋向它、进入它——心灵越是惊叹并在享受中爱它，意志的努力和运动便越大。因此若有人伤害或夺去了那形态，他认为受损的不是自己而是那形态。因为依附于它是他的乐园和真福，那么与它分离便是他的地狱和苦难。你对天主也当如此。


当渴望的善需要另一种善时，苦难并未被排除，而是需求被堆积和增加了。因此当渴望那不需要任何其他善的善。然而万物因善而善。因此万物需要善才能成为善的。但善本身不需要任何东西；因为它自身即善。因此爱它吧，你将是有福的。


看看那善必是何等样的——它的痕迹之痕迹的最末端——即现世事物——被如此众多的理性和非理性存在，以如此众多、如此巨大的劳苦和迷误的危险所追求。


除了天主以外，你不应因任何事而欢喜，无论是关于你自己还是关于他人。


一切恶习和罪过，因为它们是为了受造物——即最低的善——而犯的，便与造物主的善——即至高的善——相对立。


若我们同类的风——即舆论或赞美——如此热切地被追求，那么我们同类的救恩——即造物主——该被多么热切地追求啊！若被称为善的是如此甘甜，以至连不愿为善的恶人也因此而欢喜，那么真正为善又是何等甘甜！若被称为恶的是如此苦涩可耻，以至连那些「作恶便欢乐，在最坏的事上狂喜」（箴言2:14）的人也不能忍受，那么真正为恶又是何等更坏！


人渴望某种受造之物，或以身体感官依附于它而忘记了自己——但你何时对造物主如此行过呢？


上主命令你拥有真福，即对他完美的爱，由此而来的是不惧怕、不忧虑——即平安与安全。


唯有真理知道如何远离恶，唯有对真理的爱才能做到。因此远离恶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


爱那因爱它而不会失去的——即天主。


若依附于天主是你全部和唯一的善，那么与他分离便是你全部和唯一的恶，再无其他。这是你的革亨纳，这是你的地狱。


从此刻起断绝对这些身体形态的依恋吧；不能没有它们而存在——这当令你羞愧。既然无论你愿否，你终有一日将失去它们，那就现在甘心情愿地、以巨大的赏报或恩宠去做那你终有一天将不无巨大痛苦而做的事。因为纵然没有人夺走它们，你难道不会轻视这一生以及属于它的一切吗？看哪，拥有一切吧；你难道不会在某个时刻被剥夺所有吗？因此现在就做你失去一切时将做的——即学会没有这些东西而活，学会在上主内生活和欢喜。


论无偿地爱近人


凡爱所有人的必定得救；但被人所爱的并不因此而得救。正如你对他人的仇恨是所有人通向生命的障碍，所有人的仇恨也是你的障碍。因此爱所有人对你有益；他们爱你对他们也有益。


爱应被无偿地渴望——即为了它本身固有的甘甜，如同最甘美的琼浆；即使所有人都发疯了，也不应以任何代价出卖它。因为它对我们有益、使我们有福，无论他人如何行事。


若你因被爱而爱，或为了被爱而爱，你与其说是在爱，不如说是在回爱，以爱偿爱；你是一个兑换者——你已经得了你的赏报。


对伤害你的人，你当表现得更为友善和亲近；对你所伤害的人，你当表现得谦卑和惭愧。


正如你将人对你所行的一切善视为天主的恩赐，并相信一切感恩都应归于他；同样，你对人所行的一切善，也当视为他的恩惠，而非你自己的。


当你爱某人如朋友，却祝愿他财富作为美好之事时，你爱财富比爱那人更甚。因为你爱他是作为缺乏者，却爱财富是作为充裕——你更愿意失去他而不愿失去它们。


那因仇恨不义、想要消灭不义而在其不义中杀死恶人的人，被欺骗了。因为当恶人死于其不义中时，不义便成为永恒的了。因此凡恨恶不义的人，当努力使恶人得到纠正，如此他的不义才会灭亡。


「天主是爱」（若望一书4:8）。因此凡向人施行爱德而非为爱德本身的，便是出卖天主，出卖自己的真福；因为唯有在爱时他才是幸福的。


若爱德及其标记——即欢乐等——在他人身上如此令你喜悦，为何在你自己的灵魂中不更为甘甜呢？


凡给人某物，或因那人曾给过什么，或因他将要给什么，这样的人并未从天主那里领受恩宠；关于和平与爱也是如此。


若你如此深爱，若你被爱本身所迫，那就斥责吧，击打吧；你若不如此行，便是定了自己的罪。以你希望天主对你所行的同一精神，对他人行一切事。


「天主的爱，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神，已倾注在我们心中」（罗马书5:5）。但你爱天主和近人，只是为了现世的好处。因此倾注在你里面的是通过现世事物，而非通过圣神。如此倾注的不是爱德，而是贪欲。


看哪，你现在的职分与你成为院长之前并无不同。因为你从前以祈祷、恳求和情感所做的，正是你现在开始以行动所做的——即造福于人。然而行动不应减少情感本身，反应激发和增强它们。


在任何事上你对天主保持贞洁，在同一事上你也能对近人保持正义，即在不贪恋上。


人们难以相信令他们感到烦扰的事是出于爱德而行的。





第十八章 论天使完美的正义，以及他们的正义与我们的正义之间有何区别。


当任何人完美地享受某事物而忘记自己时，他趋向那事物，仿佛已抛弃和轻视了自己，不关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而关注发生在那事物上的——不关注自己像什么，而关注那事物像什么。因此天使比我们更轻视自己。因为他们以全部的努力趋向天主，将自己连同一切其他受造物以全部的注意力抛在身后；他们甚至不屑回头看自己——他们就是如此看轻自己。以全部的心灵轻视自己，遗忘自己，他们整个地归向他，不关注自己是什么或什么样，而关注他是什么。他们越轻视自己、越转离自己、越遗忘自己，就越像他，因此也就越好。


基督引领天使进入他们新郎的怀抱；而将我们从奸夫——即世界——中撕离。他使天使们坚强而稳固，以享受新郎；使我们坚强，以戒绝奸夫——即世界。他在面见和实在中持守天使；在信德和望德中持守我们。他赐天使们在真福中的完美喜乐；赐我们在磨难中的忍耐。赐天使们有福的生命；赐我们至多一种宝贵的死亡。赐天使们为自己——即为天主——而活；赐我们向世界死亡。赐天使们为自己的善而欢喜；赐我们为自己的恶而悲伤。赐天使们喜乐的心；赐我们痛悔的心。赐天使们正义；赐我们忏悔。赐天使们善的完成；赐我们善的开端。我坚定地发誓，天使从天主那里没有领受过比爱德更大或更尊贵、更珍贵或更有益、因而更值得渴望、更美丽的恩赐。谁能理解或相信这一点呢？因为天主就是爱。因此凡拥有比爱德更大或更好之物的人，便拥有了比天主更大或更好之物。





第十九章 论灵魂真正的、内在的美，以及每个人真正的完美在于什么。


你所看见的每一事物，在其本类中无不具有某种自然的美和完美。当这美和完美以任何方式减损或缺失时，它理当令你不悦——例如，你若碰巧看见一个人鼻子被割掉了，你立即会不以为然。因为你感知到他缺少了人性自然完美所需之物。一切事物莫不如此，直到树叶或任何草木。的确，谁会否认人的心灵具有某种自然的、固有的美和完美呢？这美和完美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便在多大程度上被合理地赞许；在多大程度上缺失，便在多大程度上被公正地谴责。因此，在天主的帮助下，省察你的心灵缺少了多少这样的美和完美，且不要停止谴责这种缺失。那么灵魂的自然之美是什么呢？是对天主虔诚。虔诚到何种程度呢？「全心、全灵、全力」（路加福音10:27）。同属此美的还有对近人仁慈。到何种程度？直到死亡。若你不是这样的人，损失归谁？天主的——丝毫没有。近人的——或许有一些。但你自己的——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因为被剥夺自然的美和完美，对任何事物都不能不是有害的。因为若玫瑰不再红，或百合不再芳香，对爱好此类乐趣的人来说，损失在我看来不算微小；但对玫瑰或百合自身——被剥夺了它们自然而固有的美——来说，损失远远更大、更为深重。


理性受造物的真正完美在于，对每一事物给予应有的评价。因为对它的评价过高或过低便是错误。况且，每一事物自然地或在它之上，或与它并列，或在它之下。在上的：天主。并列的：近人。在下的：其余一切。因此人应当对天主给予他应得的评价。他应被评价的程度等于他的所是。但没有人能按他的所是来评价他，除非知道他有多伟大。但他有多伟大，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完美地知道。因为他的本质超越我们多少，他对自身的认识就超越我们多少。因此，正如我们的本质与他的相比乃是虚无，我们的认识与他对自身的认识相比便是盲目和无知。因此唯有他自己对自身的认识是完美的，并与他自身相等。故此上主说：「除了子以外，没有人认识父」（玛窦福音11:27）。因此正如唯有他自己对自身的认识是完美的，唯有他自己对自身的爱是相等而完整的。因为唯有他，因完美地知道自己有多伟大，便完美地按其伟大的程度爱自己。


现在回到我在开头所设定的那个定义。因为更精细地审视之后，发现它并不适用于理性受造物，而仅适用于天主。因为——略过其余不论——如已表明的，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完全地按其伟大的程度认识和爱他自己。那么理性受造物的完美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点：对一切事物——无论是在上的，即天主；平等的，即近人；还是在下的，即非理性的灵体等——给予理性受造物所应给予的评价。它们应被如何评价，可如此推知：没有任何事物优先于天主，没有任何事物与之相等，没有任何事物能作为与无限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或任何分数来比拟。因此不应将任何事物看得比他更高，不应看得与他一样，不应看作无限的任何分数。不应爱任何事物超过他，不应爱得与之一样多，不应爱作与他相比的任何分数。因此上主亲自说：「你当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路加福音10:27）——也就是说，不要为享受、为依赖而爱其他任何事物。这是关于在上之物的。


自然上平等的——即就本性而言——是所有人。因此人应当对所有人给予和对自己同样的评价。所以正如关于在上之物——即关于天主——不应偏爱任何事物，不应等同，不应以任何部分相比；同样关于任何人的救恩，凡人为自己的永恒救恩所应做的或应承受的，也当完全同样地为任何人的永恒救恩而做或承受。因此上主说：「你当爱近人如你自己。」这是关于平列之物的。


在下之物是理性灵体之后的一切——即与动物共有的感官生命、与草木共有的使身体得以滋养的植物生命、以及与金属和石头共有的身体实质及其形式和属性。因此正如不应爱任何事物超过在上之物，也不应在与之比较中爱得一样多；同样不应将任何事物看得比在下之物更低，不应将任何事物看得如此廉价，不应在与在下之物的比较中将任何事物看作哪怕无限中最小分数般的无价值。这就是经上所写的：「你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若望一书2:15）。这是关于在下之物的。


这样的人因此将以在上之物为喜乐，以平等之物为伴侣，以在下之物为仆役。他将对天主虔诚，对近人仁慈，对世界节制；是天主的仆人，人的同伴，世界的主人。置于天主之下，不高举自己于近人之上，不屈服于世界之下；将在下之物引导为中间之物的用途，将中间之物引导为在上之物的荣耀。既不对在上之物不虔、不亵渎、不犯圣；也不对平等之物骄傲、嫉妒、愤怒；也不对在下之物狂暴、放纵。不从在下之物领受，不从平等之物领受，而从在上之物领受一切。被在上之物铭刻，铭刻在下之物。被在上之物推动，推动在下之物。被在上之物感化，感化在下之物。跟随在上之物，牵引在下之物。被那些所拥有，拥有这些。被那些减化为其肖像，将这些减化为自己的肖像。


我们在此生趋向这完美，尽管唯有在来世才能完美地达到。届时我们达到得越完满，取决于我们现在渴望得越热切。那时心灵中将不再有任何运动，除非来自天主；身体中也不再有任何运动，除非来自灵魂；如此灵魂中和身体中都不再有任何运动，除非来自天主。将不再有罪——即意志的悖逆——也不再有罪的惩罚——即肉体的腐朽、痛苦和死亡。赤裸的心灵将依附于赤裸的真理，不需要任何言语、任何圣事、任何比喻、任何范例来到达它。因为在那里「人不再教导自己的弟兄说：你要认识上主。因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将认识我，上主说」（耶肋米亚31:34）；因为所有人都将是「蒙天主教导的」（若望福音6:45）。





第二十章 论圣言的降生成人，以及他如何在自身中最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上述的完美。


这些德行，或正义的准则，即使现在在此必死的生命中，若灵魂极为纯洁，它便能通过自身在天主的真理和智慧中看见它们。它也能看见不仅自身——即人的灵魂——将是不朽和永恒的，而且自己的肉身在复活中也将如此。因为它也能在那里——即在天主的圣言和智慧中——清楚地瞻仰复活本身。但因为灵魂由于其不洁而不能做到这一点，一个人的心灵便被结合于圣言，这心灵最充分地领受了天主的圣言，完全地被陶铸并与之肖似，完全地、整体地唯独被它所铭刻——如经上所记：「请将我有如印玺，放在你的心上」（雅歌8:6）——整体地被减化为他的肖像，犹如蜡被压入印章的肖像，从而在自身中将他呈现给我们，使我们得以看见和认识。


但我们是如此瞎目，以至不仅看不见天主的圣言，甚至连人的灵魂也看不见；因此又加上了人的身体。试想这三者：天主的圣言、人的心灵、人的身体。若我们能看清第一个，就不需要第二个。若我们至少能看见第二个，就不需要第三个。但因为我们既看不见第一个也看不见第二个——即既看不见天主的圣言也看不见人的心灵——便加上了第三个，即人的身体。于是「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若望福音1:14），在我们外在的领域中，好使他藉此终有一天将我们引入他的内在。因此一个有肉身的理性灵魂被结合于圣言，使它透过那肉身教导、行做和承受一切为我们的教化和纠正所必需之事。唯独在它身上最完美地实现了我们以上所论述的——即对天主的虔诚、对近人的仁慈、对世界的节制。因为他不将任何事物置于天主之先，不将任何事物与之等同，不以任何部分与之相比，哪怕最微小的分数也不。因此他说：「我常做他——即父——所喜悦的事」（若望福音8:29）。他最完美地爱近人如同爱自己。因为凡在他之下的——即在理性心灵之下的——他没有保留任何一样，而将一切都转用于近人的益处：感官生命、滋养肉身的植物生命、以及肉身本身。因为他为我们忍受了最尖锐的痛苦，承受了与植物生命相反的死亡，承受了与肉身本身相反的创伤。


他对世俗怀有如此的节制与轻蔑，以至于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不从低等事物中领受什么，不从中等事物中领受什么，而是一切都从上面——即从天主圣言那里领受，因为他在位格的合一中与圣言相结合。他受教导，不是借着圣事，不是借着言语，不是借着榜样，而是唯独借着天主圣言的临在而领悟，并被燃起爱火。透过这灵魂，天主的圣言与智慧以三重方式——即借着圣事、言语和榜样——向我们显示了当行之事、当忍之苦，以及当循之途。因为人除天主外不应跟随任何人，然而除了一个人之外又无法跟随任何人。所以人性被摄取，使人在跟随他所能跟随的那一位时，也能跟随他所应跟随的那一位。同样，人除了天主之外不能肖似任何人，因为人是按天主的肖像所造；然而人除了一个人之外又无法肖似任何人。因此天主成为人，使人在肖似他所能跟随的人时，也能肖似那使他获益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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